
每一次讲座都是实战演练
黄 奕

! ! ! !我是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
队基层指导处警官黄奕，长期
从事治安防范宣传工作。新技
术就像一把双刃剑，很容易被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如今
不少诈骗都裹上了一层“高科
技外衣”，让老百姓们防不胜
防。每年，我都会参加近 !"场
由市科协组织的“科普大讲堂
进社区”活动，通过给社区老伯
伯、老阿姨们进行科普讲解，撕
开骗术的外衣，让他们看清楚
其中的道道。而每一堂科普课，
就好比让我重新温习一次破获
诈骗犯罪的过程，更清楚地梳
理出治安防范宣传的新重点。
对我而言，每一次科普讲座都
是一次实战演练。

有一回，我讲了一个令我
印象特别深刻的案例：受骗的
是一位文化老人，被诈金额达

#""多万。犯罪嫌疑人先是用
语音电话通知老人她有一个涉
及法院传票的邮包在邮局存放
已久，请她拨打公安电话咨询
相关事宜，然后又利用老人听
说自己涉及洗钱案件的紧张心
理，骗其往绑定手机号
的账户里转钱以备公安
查账。

听完这个案例，现
场边有很多人不解地问：
其实那位被骗老人只要稍微
冷静一些，就可以发现那里面
存在几个很大的常识性漏洞，
如邮局的电话怎么可能直接转
到公安局？自己的钱怎么可以
存到绑定别人手机号的账户里
去？怎么能用交流中已经透露
给别人的信息作为银行账户
密码？

有那么多漏洞，怎么还会

上当？我问现场观众，一旦你遇
到了这样的情况，会怎么办？大
家回答：应该能看穿这些漏洞。
我意识到，大家往往能看穿其
他人遭遇的骗术，却常常看不
穿自己遇到的。我告诉他们，人

一着急往往就顾不上这些细节
了。通过这次科普活动，我认识
到像这样的防范意识特别需要
广而告知，以后这也成为我每
次科普讲座的重中之重。

现在诈骗案件中不乏高科
技犯罪，这令我更经常地思考
如何科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
人之身”。比如电信诈骗，它是
运用现代的通讯平台、方法开

展的非接触式、非街面智能犯
罪。街面诈骗的一个犯罪嫌疑
人，一天最多诈骗十几、二十来
个人，但现在犯罪分子只要手
指一按，上百条诈骗信息瞬间
就散发出去，它所产生的危害、

欺骗性与以往完全不一
样。主要原因还是信息的
不对称。有人曾说“未来
战争是信息战”，这也适
用于刑侦工作。现在很多

犯罪分子其实就是利用了信息
的不对称，借助技术手段来作
案。我们防范宣传也要用科学
的方法实现更好的效果，传统
贴贴海报、拉拉横幅的做法已
经不够用了。

科普讲座给了我很好的演
习机会，帮我分析哪些方法能
使防诈骗宣传更精确、更有效。
为此，我们与娱乐、民生类电视

频道合作，并运用“社区安全
屋”等微博、微信公众平台。过
去我们是点对面地防范宣传，
而诈骗分子往往是点对点地实
施诈骗，从传播学上讲，后者
的效果明显好于我们。而科普
大讲堂中，人与人面对面、零
距离地接触，听众回去后还会
把自己听到的内容和家人分
享，这就大大提升了我们的宣
传效果。

今天，人们听到犯罪事件
常常有一个反应是：这和我有
什么关系？我们特别希望通过
更多的科普活动告诉大家：犯
罪活动近在咫尺，谁都不可能
完全置身事外。!整理"陈怡#

愿大家一起

品味科学咖啡$

徜徉科学花园$

明请看本栏%

十日谈
科普,让我受益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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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市上的组合
肖复兴

! ! ! !在国内买菜一般
都会到自由市场去，
我们这里称为“早
市”。在美国，也有这
样的“早市”，一般开
在周六和周日的上午。都
是附近农场的农民将自己
田里种的蔬菜水果拿来
卖。只是在国内的早市上
的东西比超市的要便宜，
这里卖得比超市贵，原因就
是直接从田间而来，东西新
鲜，没有污染和转基因。$

住在新泽西，在靠近
普林斯顿不远的西温莎小
镇有一处这样的早市。我
常去那里买些新鲜的蔬菜
和水果。这里的早市，还有
一点不同，便是辟出一块
地方，作为音乐演出地，请
来当地的民间乐队和歌
手。这项活动，由当地银行
负责出资资助。不知花费
多少，应该不会太大，因为
只需要搭一个篷帐，配一
套音响。乐队和歌手大多
属于自娱自乐。
不过，似乎已经形成

了传统，每一次来，我都能

看见不同的面孔，听到不
同的音乐。由于四围树木
环抱，比较拢音，早市上
到处便荡漾起音乐的声
音，无论卖主还是买主，心
情都会随音乐而轻松，音
乐也给这些花花绿绿的菜
蔬水果伴奏，仿佛这些东
西能够随之跳起舞来，有
个好卖相，卖个好价钱。
这一次，看见

的两男一女，坐在
那里弹唱，三位都
弹着电吉他，坐在
右边的这一位男的
弹贝斯，左边的女的边弹
边唱，有时候，中间弹吉他
的男的也和她二重唱。看
他们的年纪都是六十多岁
了，如此大的年纪，还跑到
这里演唱，并不多见，格外
引我注意，便坐在旁边的
凉棚下听了起来。
他们唱的都是民谣老

歌。嗓音并不特殊，但
很投入，很放松，味道
有些像保罗·西蒙，特
别是保罗·西蒙的那
首《斯镇之歌》。有一

种来自田野间芫荽、鼠尾
草、迷迭香和百里香的味
道，即使歌词并不能听得
太懂，却让人感到很亲切，
仿佛在和你叙家常，诉说
他们的回忆，美好而清新。
一曲听罢，我热烈鼓掌，还
不管他们听懂听不懂，用
中国话大声向他们叫：再
来一个！他们向我笑着接

着又唱了一曲。
这一曲唱罢，

我走过去，和他们
闲聊，我称赞他们
唱得好，并问他们

唱了多长时间了。他们告
诉我从年轻时候就唱，退
休之后，组成了这个组合，
并向我指指他们脚下的一
个牌子。我才发现牌子上
写着“泽西组合”几个黑体
的英文字母。接着聊，知
道他们三人都来自泽西
镇，女的和坐在中间弹吉
他的男的是一对夫妇，贝
斯手是他们的老朋友。平
常的日子，三个人也常常
聚在一起自弹自唱，让日
子过得有些音乐的味道，
而不只是柴米油盐和瞌睡
打鼾或者电视里插科打诨
的味道。
忍不住想起我们很多

退休的朋友，寻找到唱歌

的方式来打发寂寞、消磨
光阴、疏解心理、抒发怀旧
之情、丰富生活情趣，和他
们的选择，几乎是殊途同
归。不分国界，音乐是晚年
心情最好的入口和出口，
乃至发泄口。稍稍不同的，
是我们极其愿意聚集一
起，震天动地地大合唱。在
北京，天坛公园、北海公园
等好多公园里，都会看到
退休的老头老太太们聚在
一起大合唱。而在美国的
公共场所里，我从来没有
见过这样壮丽的景观。
还有一点不同，由于

我们缺少民谣的传统，其
实，这样说也不准确，我们
的民族音乐也非常丰富，

只是建国以来，除了王洛
宾等人有过真正意义的搜
集和整理，真正传唱开来
的民谣并不多。因此，在公
园大合唱里，听到的只是
少得可怜的民歌，大多是
五六十年代曾经风靡一时
如电影《英雄儿女》插曲
“烽烟滚滚唱英雄”那样气
势不凡的“大歌”。于是，我
很少能够听见如“泽西组
合”这样地道的民谣，这样
自吟自唱的个体抒发。或
许，这就是我们和他们的
不同吧，无所谓优劣，只是
民族特点不同，所经历的
历史不同，音乐渗透进各
自的生活不同，选择的方
式自然也就不同。音乐，有
时候像是一种传统很悠久
的香料，注定了我们的口
味、胃口，乃至整个饮食习
惯的形成和选择。

时近中午，我离开这个
“早市”的时候，回过头来，
看见他们还坐在那里，一脸
汗珠淋漓的在弹唱。无人
喝彩，他们也旁若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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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与桂兴华很早就认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叶，我
应澳大利亚外交部邀请，去澳洲访问，那时桂兴华在新
华社《开放》杂志当总编室主任，访问回来后他约我写
稿。我以《澳洲金龙》为题，写了几位澳大利亚杰出华人
代表的长篇通讯。这以后就一直有了来往。我很关注
他，发觉他越来越以一位政治抒情诗人的形象，出现在
媒体上和大众视野中。
一天，他突然到我办公室找我，提出

想投奔到东方广播电台麾下，其时我在
东方台当台长。他说他想辞去《开放》杂
志的职位，在我这里专注于主旋律诗歌
的创作，同时也可帮助东方台策划一些
大型活动，并撰写大型活动的文学脚本。
东方台当时办得很火也很活，隔三

差五地会办一些社会活动与文艺活动。
这是我办台的一个理念，我认为广播不
是强势媒体，东方台要在社会上树立品
牌效应并扩展影响力，就一定要将广播
节目与社会活动结合起来，产生立体辐
射和全方位影响，这样才能与报纸和电
视抗衡，甚至超越它们。当时网络媒体等
尚未崛起，报纸和电视还雄踞传媒市场。
桂兴华可能摸着我这思路，所以才提出
这样要求。东方台经营很好，不缺钱但缺编制，于是我
向桂兴华大胆提出在东方台下设立一个桂兴华工作室
的想法，就这样桂兴华归属到了我的门下。他的这一走
向，得到了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金炳华的赞许。
这以后，我觉得桂兴华进入了一个创作旺盛期，他

几乎以一年一本的超常规速度，出版他的长诗。而且他
几乎接触的都是时代重大题材，我真担心他不堪重负。
他并不魁梧的身材由于长期伏案写作，已经有些微驼，
如此接二连三地的对时代重荷的自觉承载，他能担当？
他的背不会压得更驼？然而每次看到诗歌朗诵会上，他
那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神态，我有所释然。他的一首
一首诗，就这样从他那孱弱的躯体里奔涌而出。
我和他策划了一场场大型诗歌朗诵会，朗诵他写

的《邓小平之歌》、《中国豪情》、《祝福浦东》、《永远的阳
光》等等。参加朗诵的有孙道临、秦怡、李仁堂、奚美娟、
乔榛、丁建华、王洪生、张名煜、野芒、赵屹鸥、张培、方

舟等，阵容超强。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邓小平之

歌》。我们这代人沐浴太多邓小平的恩
泽。是他恢复高考的决定，使我们有了
重新上大学的机会……

《邓小平之歌》十分成功，因为桂兴华发自内心的
诗篇抒发了我们共同的心声。不久，朗诵会移师北京，
我亲自带队，在北京音乐厅演出。浦东的老领导，刚就
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参加了我们朗诵
会。那些朗诵会的留影现在成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
这以后，我奉命去筹备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

不再是他的领导和同事，但他每出一本诗集照样还会
寄送给我。浏览之余，颇有感慨。这些诗集一如既往继
续他的政治抒情风格，保持着诗人对时代澎湃的激情
和灼热的胸襟，在当下价值多元思潮多元利益多元的
冲击和诱惑下，桂兴华没有彷徨，没有犹疑，没有畏葸，
还是执着而寂寞地捶击着他的黄钟大吕，给我们的社
会和文坛留下荡气回肠的警醒和声韵。
自从我调任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后，我们

的接触又多了起来。他已退休，然壮心不已，在浦东塘
桥社区建立起桂兴华工作室。工作室成立那天他让我
去为工作室揭牌，从设立在东方台的工作室到设立在
塘桥社区的工作室，这一晃就是十几年。
这十几年桂兴华的诗作颇丰，然而我觉得更可贵

的是他的社会活动能力。他在塘桥社区不仅成立了工
作室，还组建了“春风一步过江”朗诵团。走出深苑，走
进社区，走进平民大众。

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中国在赶考：桂
兴华朗诵诗精选》，让朗诵为诗歌插上飞翔的翅膀……

&中国在赶考"桂兴华朗诵诗精选'序(节选#

南 瓜 陈 迅

! ! ! ! %&'(年，齐白
石 &)岁，画了幅《南
瓜甘芳》图。南瓜叶
和南瓜藤墨色，南

瓜绛红色，共有 *个。图上题写道：“此瓜南方谓为南
瓜，其味甘芳，丰年可以作下饭菜，饥年可以作粮米，
春来勿忘下种，大家慎之。”城里种不成南瓜，菜场可以
买到。买回来，饭锅上蒸着吃，便吃出甘芳来。

和平饭店
! ! ! !下午去和平饭店，到
大门口，出来一个面熟的
职员，可我忘记他的名字

了，他微笑地说：“欢迎回来，陈女士。”
我的心忽地暖了一下，是呀，我回来探望你了，老

房子，和老房子里的人。
在和平饭店的阳台上一直站到天暗下来，霓虹灯

渐渐亮起，江对岸的高楼闪闪发光着。这栋与我没有什
么关系的大楼，如今令我心中充满一个多年员工般的
感情，真是奇怪的感情啊。
我和当年我采访时认识的员工说着往事，我们都

为自己心中对这个建筑的爱惜又惊奇，又感动，我们从
未想过要占有，但一直心中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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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至今我还记得第一次去“王小慧艺
术馆”的情景，小慧艺术馆是去年 &月 %'

日开馆的。其艺术馆得到苏州市政府支
持，提供了位于苏州最繁华的老街区，平
江路近旁的大儒巷，是由一座古宅改建
的。古宅有四百多年历史，能追溯到
明代，四个进，二层楼，不算花园有 %+))

多平方米，前身叫“丁宅”。
都说小慧以艺术家的敏锐，大胆的

创意，在古建筑原有结构基础上，植入了
她艺术与设计的元素，打造成了独一无
二、中西合璧的、风格独特的艺术馆。作
为小慧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也很期待“揭
开面纱”的那一刻。

那天，苏州秋雨绵绵，古老的小街特
别宁静，踏进艺术馆，我顿被打动。当代
艺术与古建筑的邂逅和碰撞，让百年古

宅熠熠生辉了，甚至觉得这座小镇也气派了，现代了。
穿过一进，便是大花园。花园中间有一个荷花池

塘，静静的睡莲躺在水面上，竞相盛开，鱼儿在水里自
由地穿梭，荷花池塘中央矗立小慧的不锈钢莲花艺术
装置。细雨中，就像蒙了面纱的少女，让你生发很多美
好的联想，“丁香空结雨中愁”、“雨巷”等等。
二进和三进贯通，陈列小慧大型艺术装置，“花非

花·穿越时空的对话”、“王小慧与 %))))个梦”和摄影
作品“花之灵·性”、“上海女人花园”、“失落的天使”、
“我的前世今生”、“红孩子”以及雕塑作品“生命之果”
等很多系列。对王小慧的作品我一点也不陌生，但当那
些当代艺术融入在古建筑里，就像一个神奇的魔方，吸
引你进入一个特别的美学视觉，进入她的艺术意境。

最撞击心灵的是大型艺术装置，“花非花·穿越时空
的对话”。装置底层是洁白色的陶瓷莲蓬，散发着淡淡的
荷花香，象征着生命的开始；中间一层是黑色的枯竭的
莲蓬，寓意人生中遇到的磨难和挫折；最上面一层是翠
绿的水晶莲蓬，蓬蓬勃勃，喻示着磨难和挫折以后的重
生。小慧不是思想家，但她的作品在解读自己的同时，
恰恰也给我们带来了思考和启迪。

“莲”的主题，贯穿在艺术馆的主轴
线上，四进的后花园是小慧的一组“青铜
莲蓬装置”。
小 慧 钟 爱
莲。她以莲

花来表达她对生命周而复
始的理解，撩拨心弦，十分
动人。它能触摸灵魂，让人
从凝视到沉思。

艺术馆的新的构思，
空间的联系，环境的再造，
是一种跨界交融。它每一
进都自成格局，每一角落
都别有情趣。既有明代建
筑的古朴之美，又有当代
艺术的特殊魅力。小慧是
一个有能量的人，你给她
一个空间，她就会还你这
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让
我置身其中受到感动。

灯前马年
屠再华

! ! ! !我确实没有注意
到，案头上，由马车拉
着打起大皇凉伞的那
只台灯，只不过是由
老翻新。我使用多年，
没有去贬过它，也没有特别去爱过它。
马年的此时此刻，却对它有些新鲜

感了。倒不是我忘不了王大娘补缸这个
小戏，以为“新缸还是旧缸好”。马年“马
灯”，终也让我悟出了一番新意。

是一首最简单不过的马的儿
歌，使我从幼就对马有了一种威
武雄壮、势不可挡的想象。那时在
家乡见不到真正的马，第一回被
我认为马的，是豆腐作坊的驴。而
后懂得了什么叫驴的时候，被我确认为
马的却是骡。再往后，多谢“跑马戏”送下
乡来！才让我见到了真正的马，才让我从
混混沌沌的马的憧憬里走了出来。

随着少年时代的结束，马的儿歌就

离我越来越远，且也
不满足于“跑马戏”里
那种敲上一鞭子跑上
一阵子的马了。老师
已告诉我，有一种叫

骏的千里马，才是奔腾如飞的真格儿的好
马。可连他自己也没有见过。只晓得古籍
里有个叫伯乐相马的故事。伯乐是识千里
马的。于是，我便也一本正经地钻进古籍
书里去找这真格儿的马了。东翻西翻，好

马的名称越翻越多。但我至今大
略记得：骏是马的美称。骥，是骏
马一类的千里马。老古人喻杰出
人才为骥。曹操曾吟出了“老骥伏
枥”的名句。到今天，还成为一些

长者的座右铭。
而今想读的书很多，并非贪得无厌。

读点古籍确也“开卷有益”，近读《论语》
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至此，我算
是找到真格儿的“千里马”了。


